【问题探讨】

乞讨者的光荣与梦想
（一院吴晓雄推荐，2014年12月6日）

推荐理由：不知道多久前看了这篇文章，最近又看到了。确实，不能以自己的立场看别人，有的人学习很差，有的人人品不好，有的人做着我们认为是低贱的工作，但是尽管这样他们一样是可以骄傲地活着的，我们如果一味地认为自己比他们优秀、高等，那么错的只能是自己。
没到欧洲之前，我从来不知道乞讨也能这么扬眉吐气的。乞讨者衣衫整洁，四肢健全，不亢不卑的举着帽子或者杯子，就那样骄傲的走到你面前，你投了钱进去，他们也不过一个Merci，然后文质彬彬的走过你的身旁，我几乎要诧异了。 
这些乞讨者多是青壮年，在国内绝对是没有市场的，在巴黎，竟然真的成为用来糊口谋生职业的一种。想想国内那些蜷缩在地下通道桥洞路旁的乞讨者，哪个不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或者歪鼻斜眼涎水肆流？或者缺臂少腿残缺不全？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博得旁人的同情，进而慷慨解囊。这样看来，打扮的肮脏可怜与收入是成正比的。 
其实，不仅仅是在巴黎，在整个欧洲，那种以肮脏和残缺来博取人们同情的乞丐都是不多见的。他们光明正大的昂着头，并不以自己的乞丐职业为耻辱，你给了他们钱，他们开心，但不会因为这些钱而流露出哪怕一丝轻贱了自己的表情，你不给他们，也不会遭遇胁迫，他们象路过每个陌生人一样经过你，将目光投向下一个人。 
刚来的时候，遇见这样的情况，心中总是奇怪，挺鄙夷的对朋友说：“都是些四肢健全的大小伙子，干什么不去找工作，居然出来要饭？”朋友说：“这些人要饭，从来不会空手而归，总会有人给他们钱，因为他们或许是真的找不到工作，真的需要帮助救急，或者他们就愿意过这样自由自在的流浪生活。”说不清楚是因为国外的施舍者更仁慈，还是受施者更诚实，他们之间似乎有一种良好的互动，就是中国古语中的——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意打，一个愿意挨。不会觉得心理不平衡，更不会有受骗的感觉。 
乞讨者也是分类型层次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算一种。但我也遇见过问人要钱的，这个就比较恐怖了。一天早晨，我上学的路上，边走边听着MP3，突然被一个人拦住了去路，这个人高大威猛，足足多出我一个半头，似乎是个摩洛哥人。我不由往后退了一步摘掉了耳机，这个时候，我以为他是问路的。
他开始喋喋不休的跟我讲他需要钱，因为要给他刚出生的BABY买奶粉，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此人，一身的PUMA名牌，还带了一个NIKE的针织帽，这副行头少说也能换几箱奶粉了，我决定不理他。他走上前继续跟我要钱，我装作听不懂法语的样子，但还是用法语对他说：“Je ne comprends pas.”（我不明白）。这个人居然还纠缠到底，不死心的用英语问我：“Can you speak English?”接着又是一大堆的英语解释，我大骇啊，一个乞丐都英法文流利，这简直大大刺激了我好好学习的决心，不然当乞丐都没资本咯。最后，我用英语告诉他，对不起我没钱，然后拔脚就逃了，他倒也没强行问我要。 
这样的情况我只遇见过一次。还有一种类型的乞讨者是做行为艺术，这几乎是欧洲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了。第一次去布鲁塞尔，往PETIT JULIEN的路上，看见一个奇怪的雕塑，似灰色水泥铸的人形，戴着礼帽，摆出滑稽的动作一动不动立在原地。上前去拍拍，他开始活动起身体，嘴里还含糊不清的叫道：“EURO，EURO……”如果要跟他合影，他会摆出各种姿势来配合你，当然，只要你给他钞票。 
在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门口，更是有一个经年累月屹立在那里的白色雕塑，底座好象大理石制成，上半截是一个垂着头的人形，脖子上戴着一串绿色植物，一直保持着一个姿势不动，能站许久，面前摆着一个装欧元币的小盆。这类乞讨者倒也不是完全的不劳而获，只是以自己的方式来获得报酬罢了。 
还有一种乞讨者与此类似，在街头巷尾常常会不期而遇。他们大多会摆弄杂耍，帽子在前方一放，两只手便开始扔三个或四个橘子，有时候会扔象保龄球形状的木棒，边扔边接，但绝对不吆喝。也有自己懒得动手的人，靠着墙根晒太阳，前面是一只毛皮油光水滑的大狗摆各种造型，然后叼着帽子问人要钱。 
最让我敬重的是另一类乞讨者，说他们是乞讨者，似乎名不副实，说他们是音乐家，那也决不过份。唯一的不同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音乐家们是在金碧辉煌的音乐大厅中演奏，而他们，则是风餐露宿，以天为幕，以地为堂，在街头边，在广场上，在闹市中，在地铁站，随意一站，便旁若无人地吹拉弹唱，技艺一点儿都不比那些所谓的艺术家逊色。 
在巴黎转乘蛛网般的地铁无聊而枯燥，昏昏欲睡间，便有这样的流浪歌手，站在身旁，边弹奏吉他，边放声歌唱，地铁轰隆隆的噪音，丝毫掩盖不了美妙的歌声，车窗外风驰电掣而过的风景，依稀可辨自由艺术家在地铁站墙上彩色的巨副涂鸦，那么一瞬间，突然觉得自己感受到了一个真巴黎，这是世人皆知的所谓奢靡所谓浮华所谓辉煌所谓富丽背后的那一点点不同的真实的动人之处。这些流浪的乞讨者，并不能减少这个城市的颜色，反而成为这个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还遇见过许多拉手风琴的小孩子，拉的极好，拉琴时神情专注，仿佛在享受一场音乐盛宴，并不在意面前的风琴箱子里有没有多出一枚欧元。拉小提琴的也很多见，除此外，还有吹号的，打鼓的，各种搬运方便的乐器都能粉墨登场。最奇怪的是一种像倒扣的锅一般的乐器，曾经在布鲁塞尔的中心广场见人演奏过，不知是什么乐器，但奏出的声响非常之悦耳，空灵绝俗，神似中国的编钟之类的打击乐器，演奏者只管自己沉浸在音乐声中，身处闹市浑然不觉，一副陶醉忘我的模样，这大概印证了古人所云的“心远地自偏”吧，倒与陶渊明的境界有的一拼了。 
突然想到前一段时间读的凌志军写的《微软小子的教育》，其中有一个故事很打动我。一个微软的计算机科学家，美国人，父亲是律师，哥哥是真正意义上的乞丐，成天在外流浪，靠别人的救济和施舍生活。他讲起他的哥哥，并没有任何尴尬或不光彩的表情，他不觉得丢脸，并承认他的哥哥想去哪儿便可以去哪儿，想做什么便可以做什么，没有压力，也不必为任何人负责，他哥哥是真正自由自在的快活人。而他的父亲，作为一个体面的律师，也并不干涉大儿子的选择，从不会骂他不争气，更不会拿他跟弟弟比较。这并不是说不劳而获做乞丐是一件好的选择，乞丐的父亲和弟弟也未必同意他的价值观念，但问题在于，他们的价值观念让他们尊重、理解和接受别人的选择。可以想象，如果是在中国，家中出了一个乞丐，肯定会被人指为愧对列祖列宗，家人颜面无光，“不受嗟来之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古训从古辗转至今，命可丢，气节不可无，士可杀，不可侮辱。根本不可能接受、理解和尊重了。 
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并不是要求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是做自己必须应该做的事情。文化上的差异导致我们并不能那么“自我”，只在乎自己的感觉，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在乎别人的目光，任何别出心裁的非主流选择，通常的遭遇都是压制和打击，我们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只能沿袭前人设置好的路线完成一生，然后，也不能容忍别人做出与我们相异的选择，更谈不上理解和包容了。这就是区别所在，西方人更注重的是独立自我个体，更多的体现多样化的个人价值，中国人则更喜欢笼统集体大局，喜欢追求同一个东西，用一个共同的社会价值标准来衡量成败体味得失。 
从欧洲乞丐不卑不亢的态度上，可以读出，人本就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根本不需要给他们施与同情和可怜，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光荣与梦想，他们觉得自由是最有价值的，自己快乐与否是第一等重要的，哪怕没有财富，没有地位，跟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做真正的自我比起来，统统不重要。 
与他们的潇洒相比，我倒觉得许多禁锢在自己设立的牢笼中左突右围，挣扎在欲望的泥沼中上下沉浮，疲于奔命在作茧自缚的生命之途的人，终其一生，混沌如初，并不能体会人生的真味，除了盲目的随波逐流，永远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喜欢什么，什么才能让自己获得纯粹的快乐，这才是最值得同情和可怜的吧？ 
（推荐者注：这篇文章来自新东方2006年4月4日，原注来源：中外文摘，作者：WOWO，编辑：李吉琴）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4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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